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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出来，趁活着。

“皇上，你错了。真正的凶手是你。”

杯中的酒还热着，泛白的指节几乎欲将酒盏捏碎，她扬起头，声音如此平静。

垂摆的华袖流曳冷阶，汉白玉的洁白庄重间似绽起大片艳丽的海棠。

“弑兄杀位的是你，默许父亲逼宫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是你，主位正坐便嫁祸忠

臣的也是你！”

她要一个字一个字咬碎气力告诉他，九五至尊的皇帝，也只不过是个道貌岸然

的伪君子。

“住口！住口！你住口！”

耳边传来皇帝怒无可遏的呼声，是，他终于也尝到恐惧的滋味了。

她的笑意愈深，皇帝的心底则愈空，如今他整个人摧枯拉朽地倒落，赫然跌坐

在龙座金踏下，真是狼狈，如何忘了国君尊仪，为人长辈的威严。

匍匐于后殿两侧的宫人迎上，年迈的老宦官垂低眼眸一步步走到她眼前，夺过

酒盏，自他身后随即走出的二人一把将她箍紧，另有一人捏紧她的鼻子，有条不紊

地攥起她的下巴，将深红的酒汁缓缓灌入她喉……

几乎连挣扎都没有，冷笑的眸眼紧紧盯着殿上颤抖的帝王。

酒自喉咙滑过的一瞬，心底是那样空静。

身子一软匍匐跌倒于地上，费力睁开一双眼，用尽气力看着模糊的世界。喉间

缓缓流曳的清苦味道充盈口中，嘴角残流的琉璃色酒汁添了一抹凄艳猩红，沿着下

巴滑了去，一滴滴坠落莲花金砖的地面，映出朵朵红莲。

霞光漫过窗扉，直映朱碧辉煌两壁，淡淡的酒香浮涌空气中。艰难地撑起双

臂，拖着无力的半身向着殿外清明世界爬了过去，匍匐地上，染满鲜血的袖子连连

推了几下，才推开一扇殿门，半撑起身子，整个人勉力贴靠着门廊坐起，金色光影

笼罩周身，一袭风而来，清爽地拂过颜面，朝阳殿上九十八级玉阶，扬起飞雪。

苦涩咬住喉咙，猩红星点滴落胸前，缓缓望去天水交际的遥远。

无数次的沉睡，总会有醒来的一刻，于是多么美好的梦都会碎掉。那种感觉再

失落不过了。

这一次，她希望她的梦可以长一点，久一些。最后一抹瞳光越发淡去，梦中静

极了，唯剩延绵久远的幽声，由记忆而发，久久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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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容氏昭质雅德馨才……赐婚……七皇子陆离……”

曾经，她也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只那如此短暂。

因为她的夫家，是这个世上最冷漠的一群人，它的名字叫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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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佑二十五年春三月十一，是采选宫人进宫的日子。

阳光穿透层层阴霾，将一地细雨映染得五彩斑斓，重重宫宇殿舍绵延而去巍峨

明煌。衣盏明华灿烂头的宫人们提着羊角灯挨着宫墙一路走着，绯色的宫女云褂没

有厚重的繁缛，走起路更是轻声细语。这是一批新进的殿前宫人，亭亭玉立临风

立，正由民间官员人家选来，方入了宫，还未来得及安派处所。

宫墙夹道对面的秀水廊子，雕金砌玉，栏杆的壁画都是工笔师傅们以金粉玉漆

一笔笔勾勒上去彩描颜色。那廊子只有宫里金贵的主人们才能走上去的，如她们这

些宫女恐怕只有眼观歆羡地的份儿。廊子上拂来巧笑轻吟莺莺燕燕，这声音引得夹

道上提灯走路的小宫人瞧瞧探眼看去，原来是皇子妃们打长春殿里出来，正走在

瑶廊里，一路美人逶迤，皆是娇柔纤细，垂摆云袖与风起飞，长裙洒金随着飘逸开

来。

几个小宫人看得痴了，不由得住了脚步，跟在最后的宫人不知前面人停下了，

一路只低头盯着地面走，闷头闷脑地撞了前面几人，随着声声惊呼，身前几人连连

向前倒地扑去，宫灯“噼里啪啦”落了满地。领路的常内监听了身后动静，连忙回

头，一见宫人们歪七扭八躺了一地，连连跺着脚骂：“猴崽子们，才走几步就躺下

了。”

一个小宫女扶着腰哼哼唧唧站了起来，指了指队伍里最后一人道：“公公，都

怪她踩了我后脚，又推了我一把。”

常内监瞪着眼，提着袍子转了队伍最后，盯了一眼队伍最末那人，狠狠斜她一

眼，确见她头也不抬，人恰猛地跪了下去，似是极其胆小。

常内监咳了一咳，探了眼她腰上的牌子，眼色转了转，忙道：“你就是那个颜

筝？！”

这一声落，跪在地上的宫人起先还没能反应，似有些迟钝地缓缓扬首，点了

点。

常内监围着她转了一圈，眼底闪烁着道：“你随我来。余的先散了，灯捡起

来，都去全善库的前院候着。”

待人都散了，偌大的墙道间只剩颜筝一人，冷风贯过她刺花纹印的绯色宫袖，

袖口溜出一角白帕，绣有海棠花。常内监一眼瞧住，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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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来前没人嘱咐你这宫中最忌海棠？！还不给我撕去？”

颜筝似更有些紧张，额头上冷汗密集，但也不敢抽出帕子擦，忙将半个身子伏

下去，连连磕起了响头：“大官饶了小人吧。”

常内监掏出袖子里的鎏金的鼻烟壶吸了一口，提了提神，头一抬叹气着：“你

起来，随我后面去。”常内监一路转去四执库的后厅，推了一扇房门进了去，贴着

南边一面墙的柜子，直接将她丢了身后，即抬了案上一盏灯，摸去柜子里，直到摸

出个红漆牌子又拿袖子擦了擦上面沉积的灰尘。

笔尖蘸了干墨，口水一濡，常内监坐回了案前，细细描画着，全然忘了屋中门

边还立着个手里转着羊角灯的宫人此时正心有余悸地不时抬眼瞧探自己。

红牌子上写了几个字，扬起来吹了吹，眼瞥了不远处的宫人，随即又挑了笑色

道：“你啊，我老早听几位征选的大人们说起过。你就是扬州司部衙门左公使颜琅

的庶女。”一推案前，缓缓转过身来，目光正落在那一扇羊角灯罩，继续言着，

“此回朝廷从百官家中征诏，你的年纪算也大了，本不当入选。未想五王爷说你写

了一手好字。”

闻听但也一怔，那宫人将头稍一抬，不敢直视常内监，只幽幽道：“可小的不

曾见过五王爷。”

“五爷能是你们随便见的吗？”常内监冷一笑，绕到了她身前，压低了声音，

“选你们时，五爷就坐在帘子里面将你们一一瞧清探明了。可见你这张脸是给王爷

留下印象了，所以明知你年纪大了些，绣活儿也不灵巧，还是录了你，所以说你的

福气。”

心里正是七上八下，便见常内监将红牌子递了过来，说是她今后应职的宫所。

颜筝低头接过，没敢立时看。

常内监出去时，最后一叹，不忘又提醒了句，“那绣有海棠的帕子记着撕了

去，留着存祸！”

颜筝目中一抖，口中应着，但将头垂得极低，后脊紧紧贴靠墙根，待常内监远

远消失了廊子里，抽出了手中捏攥的牌子，一眼落下去——“芙轩宫”，五皇子生

母林贵妃的殿所。

提灯往全善库一路走去，庭中四方的水池湛清，宝蓝雕了莲花底的池砖，碧澈

见底，还能见花斑的小鱼撒欢着在里面转悠。她便停在池边向下望去，见水中浮映

出自己的脸，一张普通至极的脸，并非出身名门的大家瑰丽，只衬得几分小户人家

的秀丽，从眉至唇，恬雅虽过，却俊俏不及，实在不能要人眼前一亮。

随手捏来一枚石子击了池底，迎着满目鳞波她摇了摇头，羊角灯随之晃着，灯

有些灭。想起来内监才嘱咐，这灯是不能灭的，忙以蹲身，掀了风灯罩，朝向灯芯

轻轻吹着，又因掌控不住力度，反见暖光更弱。她急得擦了擦汗，心一慌，忙探出

两手去捂那微弱的星火。

“你把那灯芯拿簪针挑一挑。”身后飘来一声细细弱弱的女声。

颜筝回身探去，见同是一身宫衣的少女立在庭外望着自己的方向，鸦青色的内

襟领将她脖子衬得细嫩雪白，一张脸团团的粉红，圆润细腻。她此刻正揣着暖炉子

走来，一笑着自己：“你是新来的吧。”

颜筝持着灯立直了身，一点头。瞧着眼前靠来的宫人容颜细致，颇有几分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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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灵秀气，声音轻柔，连笑意都是那么柔柔的。

一脚踩过石阶，靠了颜筝身前，宫人将手一指，目光朝向颜筝脚下瞥去。

“哪。说这三两句，灯都灭了。”

颜筝才知觉火完全灭去，灰心地叹口气，菱唇咬紧。

她身后的宫人也不慌不忙，只将自己的灯推了过来：“来，提着我的吧。”

“那你呢？”颜筝不自觉着问。

“且告诉你个秘密。”宫人只一笑，贴过她耳边，“常老头就知道对新人凶，

不敢对我们凶。他再敢耍脾气，我就去皇上跟前告他御状！”

“宫人是在皇上跟前应差？”颜筝颤了嘴角，隐约有些谨慎地探了身前人几

眼。

“我入宫不过三四年，算不了久，从前在荣嫔宫里做事，伺候茶点的手艺蛮合

皇上心意，如此才调去了朝阳殿任司寝。”仰头时瞧了颜筝一脸的紧张，缓了口

气，“我叫华语裳，下次见了我，你也可以随常内监唤我一声小语。”言着又一

笑，手里拎着灭了的灯转去了东面月门，人影一晃即没了。

颜筝愣愣看着她许久，直到想起来去林贵妃殿里应职不能迟了。顺着宫墙夹道

转了西面，手里的羊角灯噼啪作响。一道上显有人烟，静得只剩轻不可闻的步音。

她扬起头，凝着随天色越发沉郁的宫阙之顶，望不尽的朱墙高阁，景物依旧的深

宫，却为何总有一种物是人非的苍凉疏寒。

林贵妃四十有五，却因天生丽质保养精细，看起来也不过是三十岁的韶华贵

妇。不类宫妇的穿金戴银，她的衣饰大抵名贵，却都是素雅的贵气，没有什么艳丽

的色彩。来时常公公嘱咐说林贵妃喜欢宝蓝色，果真见屏风后面的林贵妃着了一身

宝蓝常服，宽摆长襟苏绣皎白玉兰花，艳艳生姿。一袭单面白狐毯子搭在她膝上，

直曳地面。

隔着一扇青翠色的玉屏风，林贵妃正与五王爷下棋。五王爷是个大孝子，凡一

下朝，皇上跟前无事了，即要转入芙轩宫同林贵妃话家常。

颜筝问了安，便跪在地上不敢起身。

许久，屏风后绕出了一身月白袍子的男人。心底认出这便是五皇爷陆珉，连忙

又请了声五爷安，索性将头压得更低。眼皮盯着那灰底筒靴缓缓走了身前的茶案

前，又听壶中茶水汀汀转入杯中，才听见陆珉的声音幽幽传了出：“起来吧。打一

进来只见你埋着头，脖子不酸吗？”

确实酸，酸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她讷讷扬了头，正一眼望见陆珉侧目探瞧自己的目光。

陆珉的样貌在龙子凤孙中他算不得出众，到底能以“端正憨厚”来论。不是清

雅，不及俊逸，凛气更不足，可偏偏就是这样一张脸，细细多看几眼，才觉他唇始

终是上挑着，似笑非笑的柔软眼神，引人亲近。

“叫颜筝是吧。”他端着杯茶，转过身来。

颜筝连忙又一应，这一回分明不敢迟钝。

陆珉点了点头，见她满眼怯弱，才又温笑言道：“第一眼打扬州见你只觉得是

个聪慧的丫头，没想竟也是这么安静。倒是写了一手好字。”

静了半刻，林贵妃亦由屏风后面而来，缓缓的步子，落在不远处，她同是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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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量着跪在地上的新进宫人，笑意缱绻，眸中闪烁，一探手竟是亲自将颜筝扶了

起。

颜筝一时受宠若惊，退了半步，只见林贵妃探手抚着她巧鬓缓缓道：“好孩

子。五哥打从扬州回来便时常予我说你的好。如今总算要我瞧见了。”

直勾勾的目光，耀得颜筝不敢抬眼，越见林贵妃如此贴近，便愈觉得心虚。

陆珉一笑，探出了她的拘束，连忙打圆场道：“母妃。这南边的丫头从来拘

谨。饶她先回去房里收拾着，往后慢慢再来适应。”

颜筝得了话，忙福了一身退了出去，只她走出几步远，林贵妃仍是借着窗口睨

着她背影，面上浅浅的笑不曾隐去，她身后陆珉缓缓步了上来，一手正安慰地压在

她肩上，同望去转入后院的绯色宫衣身影，声音含笑：“母妃瞧着如何？”

林贵妃看得久了，感叹了道：“挑来选去的宫人，以这般容貌似是普通了。”

陆珉扶着她一路坐回软榻上：“母妃可曾深瞧过她的眼睛？”

林贵妃微微笑了笑，一手捏着毯子抚着华顺的皮毛，幽幽出声：“你是想说她

的眼神不凡？”

陆珉一笑，目中反是沉寂：“寻常人我只看着他的两眼便能清楚他的心思。这

丫头，自我第一眼在帘子后面瞧她，便始终参不透。”因之参不透，所以才想放在

身边，留之后用。

林贵妃听过细细琢磨着，欲再言时，门边小太监已起了传唤声，言是皇上朝着

芙轩宫来了。皇后仙逝这些年，皇上罢了采选，越发留恋从前的妃嫔，尤其是林贵

妃这里，三天两头必要探问一番。

宫门一开，夹道举着幔帐的常内监行色匆忙，靴声橐橐，明黄大氅扬风摇摆，

袖上九龙金珠由昏色云霞一映，璀璨异常。青狐裘领衬着一张格外疲惫黑沉的脸，

这些年来，皇帝确老了许多，身子骨更显精瘦。

陆珉扶着林贵妃齐齐迎着大步而来的身影跪了下去，起声问安。

皇帝虚扶了贵妃一把，即走去桌前，身后追来的常内监知道皇帝今晚必是来此

过夜的，一面嘱咐着宫人燃起皇帝嗜好的龙涎香，一面散去其余宫人。鎏金凤珠香

炉中缭绕起一丝丝青灰云烟，淡淡的香沁绕满室，林贵妃静静由那烟中步了过去，

坐在皇帝身侧，替他斟了杯茶，又拉过他一只腕子轻柔地握了手中按着几处穴位，

不时抬眼打量道：“我瞧皇上这几日是又瘦了。”

窗外又落了细细密密的雨，皇帝也不出声，只是出神地凝着窗檐雨珠汇成一串

水流簌簌坠落。香红高烛燃去了一大半，霞光云影闭合在天边一角时，他终于叹了

一声，眉间藏不住的忧虑：“陆泓不是个孬种。”

林贵妃眼皮一跳，但也不知皇帝这是说给自己听，还是一旁立了许久的陆珉。

四年前，容氏通敌叛国一案中，太子陆泓受岳父容豫承牵连，东宫即废。印象中废

东宫陆泓素来软弱无能，不仅林贵妃这般认为，便连宫中上下皆明白，东宫是个扶

不起的阿斗，由先皇后过分宠溺，三岁封储，却生性软弱，为人良善宽和过甚，为

君只怕是欠了城府手腕。先皇后逝后，外戚容氏随即倾灭，东宫即如浮萍，废位于

旦夕间。废储后，皇帝初将陆泓与其妻容氏圈禁于废宫，当年年尾陆泓弃妻彻夜逃

去蒙古与钦察汗部落联盟，苟延残喘之后是卧薪尝胆，于三年后出师大蒙，一举伐

周，与自己的父皇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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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俯首帖耳的好儿臣，如今却成了虎视眈眈的叛国大敌，皇帝所以寝食难

安。

低头将贵妃递来的茶一口喝尽，皇帝一言不发地步去了帘后暖阁。常内监识眼

色地跟了过去，由贵妃身边走过时，低声提醒了句：“贵妃千万别问，这是蒙古战

场上又吃了败仗。”

待周人随着皇帝入去了暖阁，外厅唯剩陆珉孤零零的身影。他空站了许久，缓

缓扬了嘴角，波澜不惊地微笑，眉间升起丝丝缕缕的逼人的寒气。他挑眉看了一眼

暖阁中的人事景物，即甩开宽袍由一侧漆门步出。果然，父皇纵是将母妃宠去了六

宫之首，仍然不会多瞧自己一眼。无论东宫废立，父皇眼中有君子之度的儿子，只

一个宁王陆离。

漫长的昏影拖了好远，似也走远了许多，心中那一丝不甘微以消散。陆珉终于

顿步，迎首望去圆月隐现于天边，竟是想起了自己的二哥陆泓，思及当年文弱的太

子跪立于东宫之首，双手接过废储皇诏的瞬间，满目的冷泪凄凉如死灰。想必二哥

是看透了父皇的心性吧，索性逃出这死地，另闯出一番天地。只是如何仍要回来一

争，必也是因为心中不平吧。

扶以冷栏立于水榭楼前，陆珉挑起冷冷一笑，不复温暖，尽是嘲讽，这一嘲，

是迎去如今暖阁之中贵为金尊的皇帝。

“父皇。陆泓当了您三十年的好儿子，如今你才知他并非孬种，莫不是太迟

了？”

空冷的声音荡了瑶廊，因压抑而扭曲的冷笑穿透昏暮的宁静，两岸摇晃的葱密

树影如婆娑鬼魅影射而来，陆珉的目光由满月迟迟拉下，落于水影中浑然周身一

颤。

水中除了自己的身影，竟有另一人。

闪烁微光的羊角灯，绯色宫衣，月色云领，寂冷模糊的脸庞下，分明清晰的是

一盏静眸。

陆珉猛地旋身，惊得压低了声音：“是谁？”

捏着羊角灯把的手向上挪了挪，颜筝将灯隔在二人之间，好让对方看清自己的

脸，同时也瞧清了对方的慌乱。

静得只剩啪啪的火星撕咬声，颜筝平静地开口：“王爷，小人迷了路。”

陆珉掩下慌张，随即扬起平和一笑，抬手将她提至眼前的灯罩推了推，行了她

身前几步迈出去，声音落了身后：“芙轩宫并非九曲十八弯，你手里又提着这样亮

的灯盏，如何还会迷路。”

“皇宫这样深冷，一盏陋灯岂能照亮眼前的路？”颜筝温声一应，似不经意地

开口，却言有深意。

心思灵敏如陆珉，立时便住了步，余光瞥了眼灯柄上的莲花银纹，便不再做

声。待她静静走了自己身后，又听她不急不缓的声音清晰而来——

“王爷是否也常常觉着，前路暗淡，不能明晰。”

陆珉微愣，侧目看了她一眼，有瞬间的恍惚，恍惚之后含着笑突然换言道：

“皇上夜里宿在暖阁，便由你伺候了。”

颜筝应过即要离去，俯身辞退间靠近灯盏，橘色灯火直映入她两目，耀出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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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明。陆珉直盯紧她眸中暖影，离得如此近，瞧得如此清晰，却分明，分明仍是看

不出一丝一毫。僵冷的笑维系在唇间，陆珉一丝一丝将凉笑吞尽，目光随着颜筝的

背影落入一片深潭，深不可见底。

2

露水正寒，夜色渐也越发凉薄，天边隐隐显出薄光。冷风扬起软袖，颜筝一路

追着守灯宫人的步子前去暖阁前的廊子，候在外寝间的宫人冲她一点头将身子让了

让，她直接步入，外间虽没人守着，但紧接着即有守夜的宫人掀起内寝间的帘子，

朝她一挥手。颜筝敛了眸，忙不做声地走了进去。

盘中的香蕈由临侧宫人接了过去，茶水是由新采的露水沏泡，热巾在滚水烫了

三遍，她一样样检查着，琢磨时候差不多了则又进了一步，绕过这扇云山水墨的玉

屏风，细珠流苏的长幔落了身后，渐看清了倚在案前的帝王侧影。

她忙以低头，端着茶托轻轻走去案边，却发现皇帝是一手撑额闭目睡在案上，

肘边一纸奏章由风翻乱数页，墨痕斑斑。窗外已是四更天，皇帝每每都会熬到五更

才去小睡一会儿，再去上早朝。许是今日太累了，竟扶在案边握着金底奏章打了

盹。

一时不能进步，更不敢退避，她只得跪地，将茶托无声地举得高高，纹丝不动

地跪等。

皇帝两鬓皆白，数十年事必躬亲地执政方式似乎吃空了他的身体底子，如今枯

槁似年迈老人，只不过衬着这一身金玉华衣，才显有几分威严权贵。

半晌，一本奏章由他衣袖间滑落了案下，皇帝猛地睁开眼，瞬间惊醒。他蒙眬

间看了眼跪在脚边的宫人，才将手缓缓探出去接了茶，只一口气便喝下半盏，哑哑

出声问：“朕睡了多久？”

颜筝颔首，两手将茶托攥得更紧：“回皇上，半炷香的工夫。”

皇帝听了她的声音，喝茶的动静猛地一静，缓缓地，由茶杯后露出半张脸，探

寻的目光随即扫下，然只看了她一眼便点头继续问：“你是新来的？朕觉得面生

啊。”

“小人颜筝入芙轩宫不久，是五王爷此次南下征选入宫的侍女。”

皇帝皱着眉头，揉了揉发酸的双目，缓缓接道：“朕听贵妃说了，这回朝廷从

百官家中征诏的宫人，你倒是很得老五赏识啊。”

颜筝垂首，急道了一声：“小人不敢。”

“如何不敢？”皇帝垂询的目光幽幽落下，颇有几分兴致地玩味着她这一言

“不敢”。

颜筝缓缓扬起头，含笑又似未笑，恭恭敬敬道：“我等进了宫廷，则是为皇上

效忠，赏识也只能得皇上赏识。如何胆敢承应他人恩识呢？”

这话恰是说了皇帝心眼里，他一动不动地凝着她，不无欣赏地挑了笑：“起来

吧。”

颜筝依言而起，退了一处借着余光小心翼翼地打量帝王，只见皇帝翻开了几页

折子，猛又蹙紧了眉宇，一手成拳捶去后肩，咬了牙根，似在忍着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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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筝见状缓步了前，立在皇帝身后探手替他轻捏去后肩。皇帝一怔，略侧了眸

光打量了她，目中瞬时明灭，转而又仿若无碍般淡然地回首至满案奏章案文前。

殿外传至极轻的脚步声，来的是常内监，此时是催促皇帝前去安置。常内监默

然立在案前数步之外刚要行礼，抬眸见案前此景茫然一惊，压低声音叱去：“死丫

头，你不要命了。皇上的万金之躯岂是你等下贱轻易碰的。”

顿时明白了方才皇帝眼中那抹明灭，额头立时滚烫，颜筝忙涩涩收了手，退身

忙跪，连连叩头得请罪，再小心瞧探着皇帝眼色，见他并未发怒，反是微微笑了一

笑，即端起茶盏用了一口，开口间宽和温善：“这丫头是胆大心细，揉捏起来倒也

舒服得很呢。”

一侧常内监这才由惊恐换了谄笑，瞪了颜筝一眼，舒缓了口气。

忐忑之心总算落稳，颜筝适才跪上前小心翼翼着为皇帝换过一盏茶，刚要端上

去，惊见皇帝一时暴怒，猛地甩出手中的奏章掷了地上，连并着甩落她手中的茶

盏。滚烫的茶水尽数洒在她手背，沿着袖腕滚落，痛而不能言，更来不及顾全，蹲

下身子颤着烫红的一双腕子去捡掷下的奏本，又听一声怒斥由头顶而落：“不许

捡——”

手忙又收了回来，得了常内监一个眼色，连忙跪地，猛地叩下头，碎裂的瓷渣

直扎入额顶，针刺的疼痛。

颜筝缓缓闭眼，抵不住内心深处而发的恐惧，一直以来不能消散的恐惧萦绕心

头，整颗心都在随着身子战栗。

“常内臣——你滚过来——”皇帝唤了一声。

已是跪地的常内监连忙跪了靠前，声音颤抖：“皇上。”

皇帝一拳落在案上，愤声言怒：“移驾，宣老四老七来。再命陆修重新写一份

提上来，要他提着脑袋清醒着写！”推开满案陈杂，皇帝已是站了起来，恨恨甩开

衣盏大步迈了出去。尾随其后的常内监踢了一脚只顾着跪紧的颜筝，继而又低地声

音嘱咐了一句：“还不赶紧地将奏章收拾出来送去大殿。”

颜筝无声应着，转去皇帝离去的方向又跪了半刻才幽幽扬起头，额头立时涌出

一热，她以帕子擦了擦，转去案下满地狼藉中。八王爷陆修的奏章此刻便瘫软在一

地茶渍中，她用手抹开脏污，以袖子擦着奏章页面上的水渍，一片朱色墨迹顿时渲

染开，是皇帝的朱批。

她默无声息地将那小段批复字读在心底——“淮南容氏余孽一个不留！尽诛

之！”

笔力锋利张扬的一字“诛”好不痛快。

微颤的手将奏章阖紧，虔诚的跪姿一动未动，颜筝撑着侧案爬起来，额头的猩

红倏然滑落，落在眼底，染了一目。龙涎香的香息渐渐淡了，残梅的腥香扑鼻而

入，她将奏章平放入几上，她推开一角窗，顿起凉风翻摇云帐，毫无情绪的惨白容

颜下，轻睫微颤，滚坠的血珠似泪一般蜿蜒而下。

提灯而出，一路静默，殿外长阶下跪了前来等候一早问安的陆珉。五皇子陆珉

的孝顺早由百官赞誉千百万番，言他自五岁晨昏定省，必是最先那一人。帝王卯时

起，陆珉寅时三刻便早早而来跪等问安，众兄弟间他便是那个最尽孝道的端厚皇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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